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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 嫩 的 贴 心

今天是星期天，又到了送女儿回老家的时间

了，因为星期一我们各自都要上班和上学，为了

多尽些母亲的责任，下午五点钟，我就做好了饭

菜，想让女儿吃过晚饭再回去。

吃过晚饭，已是六点钟，我把准备好的一些

牛奶和零食装进袋子，就带着女儿回老家了。 到

沁河桥西头时，黑鸦鸦一片人和车，被堵的水泄

不通。 我知道前面的公路正在大修，这条路客流

和车流量又大，可没想到竟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堵

车现象，只有随着行人，慢慢的向前移动，大概过

了近一个小时， 就在要挤出被堵队伍的时候，却

被破碎的旧路基石给绊倒了，左腿跪在废路基石

上， 还没等我缓过神来问一下女儿摔伤了没有，

只听见女儿吓得边哭边喊着：妈妈快把裤子上的

灰土拍拍，妈妈你的腿摔破了没有，我强忍着腿

部的疼痛，赶紧检查女儿摔的情况，可爱的女儿

直说：妈妈我没事，快看看你的腿。 刹那间我感动

的差点流出眼泪，只是安慰女儿说没事。 回到家

里，女儿才说胳膊划破了，又说明天早上就会好

了，我赶紧给她清洗伤口，然后用创可贴将她的

伤口贴上。 五岁的孩子显现出天真和懂事，显现

出无比的贴心，我心里一股难以控制的情绪又涌

动着，是幸福的，欣慰的，甜蜜的。

天色已晚，女儿催促我赶紧回去，还叮嘱说：

妈妈别再走来时的那条路了， 可不敢再摔跤了。

我答应了女儿， 回来的路我转了很远的路程，足

足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到家里。 九点钟，女儿

又让奶奶给我打电话，确定我到家了才放心的跟

着奶奶睡觉去。 今夜，女儿稚嫩的贴心一直温暖

感动着我，使我久久难以入睡。

覃 怀 考

——— 兼 论 武 陟 与 覃 怀 之 关 系

杜振乾 荆小斌

明代史学家陈于陛在万历 《武陟县志序》中

说：“武陟，故覃怀属邑。 ”定义武陟与覃怀的关系

为从属关系。 万历《武陟志》的编纂者李日茂、秦之

英在《武陟志·地理志》中也说：“武陟县……盖亦

覃怀望邑焉。 ”将武陟定位为覃怀的望邑，但实际

也是从属关系。 此后的《怀庆府志》，以及续修的多

部《武陟县志》，在谈到武陟与覃怀的关系时，多说

“夏为覃怀地”， 沿袭前人的说法。

1993

年出版的

《武陟县志》，则是“夏，为冀州覃怀地”和“夏，称覃

怀”两种说法并取。

不仅前人有关武陟与覃怀关系的描述较为模

糊，定义不够确切。 即在当代，我们焦作本地人对

“覃怀”的定义也是数说并存，莫衷一是，让人深感

不安，因为这是焦作的“名片”。 我们认为，武陟及

武陟的前身 “怀县 ”、“武德县 ”地域 ，是真正的古

“覃怀”地，当以明确“武陟，夏称覃怀”为宜。

一、“覃怀”地名的由来

“覃怀 ”地名 ，最早见之于 《尚书·禹贡 》：“冀

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覃怀厎绩，至于衡漳。 ”这一段的意思是：大禹在壶

口开始施工以后，就接着治理梁山和它的支脉。 对

太行山之原治理好了以后， 又治理到太岳山的南

面。 在覃怀一带的治理取得了成效，又来到了横流

入河的漳水。 这里，有必要对“覃怀厎绩”的读音和

词义进行解释。 从古代到现在，很多人误将“覃怀

厎绩”写作“覃怀底绩”，即使是某些专家学者，也

不免以讹传讹。 厎，读“

zhǐ

”，而非“

dǐ

”，“厎绩”的意

思为“创立业绩”，司马迁《史记》在记述大禹这一

段的功绩时，则将“覃怀厎绩”写作“覃怀致功”，说

的更加明白， 即大禹在覃怀治理黄河取得了巨大

功绩。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由于没有“怀州”之称，河

内郡又一直驻怀县，因此这期间无人对“覃怀”进

行注释，也许是无需注释。 只是在唐代以后，由于

怀县废入武陟，而怀州移治河内，因此才有注疏的

必要。 由于历史变迁跨度较大，古人又缺乏必要的

考证 ，因此关于 “覃怀 ”的具体位置 ，后人在注疏

《禹贡》时有多种说法。 孔安国传曰：“覃怀，近河地

名。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河内有怀县，今验

地无名‘覃’者，盖‘覃怀’或当时共为一地之名。 ”

金履祥《尚书注》云：“覃，大也，怀，地名。 太行为河

北脊，其山脊诸川皆山险，至太行山尽头始平广，

田皆腴美， 俗称小江南。 古所称覃怀也， 即今怀

州。 ”蔡沈《书传》曰：“覃怀，地名。 《地志》河内郡有

怀县，今怀州也。 ”王鸣盛《尚书后案》曰：“今怀县

故城，在河南武陟县西，即覃怀也。 ”归结起来，对

“覃怀”的注解有两种，一种为怀县或武陟说，一种

为怀州说，以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注释“覃

怀”词条时，也含混其辞，两种说法兼收，只是对怀

县和怀州做了定义：怀县“故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

南 ”，怀州为 “后魏置 ，治野王 ，即今河南沁阳县

治。 ”直到今天，由于这些古人注疏的影响，很多人

对覃怀古为何地的认识， 或语焉不详， 或错误叠

出。 究其根本，主要是缺乏对“覃怀”地名的考证，

人云亦云。

那么“覃怀”究竟为何意？为何要明确武陟称

“覃怀”呢？

二、武陟即“怀”

要考证覃怀，就不能不先说到“怀”。 “怀”作

为地名，多出现在先秦古籍中，如《韩诗外传》：“周

武王伐纣至邢邱，改邢邱曰怀。 ”《左传》：“周定王

四年（公元前

603

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邱。 ”

《史记·魏世家》：周烈王六年（公元前

370

年），“魏

败赵于怀。 ”《史记·六国年表》： 周郝王四十九年

（公元前

266

年），“秦拔魏，取邢邱、怀。 ”《竹书纪

年》：周显王九年（公元前

360

年），“秦师伐郑，次

于怀。 ”《史记·六国年表》：秦昭王三十九年，“拔魏

怀”等，不胜枚举。 由此可以看出，在秦朝实行郡县

制以前，在涉及“怀”地时，都是以一个“怀”字作为

地名的。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怀”都是在说同

一个地方，即武陟县的前身“怀县”。

那么，为什么这里称为“怀”呢？ 这还要从大禹

治水和武陟所处的地理位置说起。 大禹时期，武陟

东、南两面均临黄河。 《尚书·禹贡》记载：“导河积

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 又东至于

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

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记述了大禹时

期黄河由积石山到龙门，向南到华阴，折向东流，

过砥柱、孟津、洛河口，“至于大伾”， 然后由东折而

向北， “北过降水”， 而这个转折处正是在武陟境

内。

“大伾”即“大伾山”，对其具体位置，东汉经学

家郑玄（即郑康成）最先对其注释：“大伾在修武、

武德之界。 ”其中的修武县，在东汉时辖今获嘉境，

其县治在今获嘉县城北，即古宁城；而武德县（秦

置，汉延），则辖今武陟东部，县治在今武陟圪垱店

乡大城村。 也就是说，大伾山在今获嘉、武陟交界，

也就是武陟东部一带。 原《黄河志》主编王法星先

生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曾对大伾山地望所在进

行了深入研究，肯定了郑玄的说法，认为修武、武

德之界的大伾和成皋的大伾原为一座土山， 黄河

自洛河口折而东北，沿大伾山西面流入武陟，并且

提出“黄河腰斩大伾山”的论断。 而关于武陟的地

质考证也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1993

年出版的《武陟县志》中，从地质角度详

细记载了古黄河在武陟境内的河道遗迹：“城关乡

（今龙源镇）以东到谢旗营，接获嘉境，为古黄河河

床”、“古阳堤（木栾店、马曲、大城、圪垱店、商村、

邸阁一线）以南为古黄河滩地”。 河南省地质学会

原秘书长张克伟先生， 则通过对卫星影像判别和

实地考察， 进一步提出了大禹时禹河

故道的走向 “自武陟北郭， 经圪垱店

南、新乡七里营北和朗公庙、卫辉东。 ”

《河南黄河志》执行副主编、河南黄河

河务局史志年鉴编纂办公室副主任赵

炜，在《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河道变迁

考论》一文中，引用了这一说法，并认

为 “ 张克伟先生的观点较为可信，与

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 地质考证

比较吻合。 ”

综上所述可知， 大禹时期的大伾

山西侧， 即今武陟东南部一带基本都

为黄河河道。 禹时黄河自洛河口沿大

伾山西折而向东北， 而北流的黄河直

到明代才彻底改道，乾隆《怀庆府志》载：“明英宗

正统十三年（

1448

年），河决荥泽，原武始在河北。 ”

“英宗天顺七年（

1462

年），河溢开封、怀庆等六府。

是年，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获嘉之流塞。 ”武陟正

东邻原武县 （解放后与阳武县合并为原阳县），原

是隔河相望，正是由于黄河改道的缘故，方才土地

相接。

武陟北面和西面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 武陟

北接修武，其为太行山南坡地，北高南低，西面和

温县、博爱县接壤，平均海拔高度比二县平原地带

约低

100

米左右，西高东低。 又当沁河下游，沁河

由西而东而南注于黄河。 至今武陟沁南地域还是

一个盆底位置，疏洪最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

的地图中，沁南这一块还是明确标注为行洪区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地形地势， 古人才将古代武

陟这块地方称之为“怀”。 “怀”字在金文中是会意

字，像将东西怀挟在衣中，有包围、围绕之意，而武

陟在大禹时期被黄河所环绕、包围的形势，正好符

合“怀” 字之意，故以“怀”作为地名，是再恰当不过

的选择。 而武陟平坦低凹的地势，以及东面大伾山

的阻隔，使得武陟古时常为黄河水所淹没。 宋朝蔡

沈《书传》以为，“怀”是取《禹贡·尧典》 “汤汤洪水

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之言，以“洪水怀

山襄陵”这个意义作为 “怀”的注解，认为 “怀，包

其四面也。 襄，驾车其上也。 ” 蔡沈对“怀”名的注

解，于时于事于势颇为相合，作为引申的释义，也

是很有道理的。

三、“覃怀”亦即“怀”

当前，关于“覃怀”的“覃”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甲骨文中有“覃”字，如“甲申卜：

王其于覃”、“甲辰卜： 翌日乙， 王其于覃无灾名”

等，因此，有人推测“覃”字为地名，可能就在今焦

作地区附近。 但无论是古人孔安国、司马贞，还是

我们今人，在焦作地区都未发现与“覃”有关的地

名，因而此种说法缺乏依据，难以成立。

另有一种说法与姓氏来源有关：“此地有一部

落叫覃怀氏，其后以部落名为姓，称为覃怀氏，后

简改为覃（

qín

）姓，称为覃氏。 ”这种说法发端于覃

氏后裔，主要是对其姓氏来源找根据，但是也缺乏

证据支持，并且对于考察覃怀地名由来作用不大。

还有一种说法则与字形解读有关。 古文学家

罗振玉说：“覃像酒盈樽（古代的酒壶）”。 郭沫若和

陈梦的解释是：“‘覃’就是一个口小肚子大的酒坛

子 ，‘覃 ’字上面的 “西 ”字 ，是酒壶的盖 ，西下的

‘曰’是酒壶的大肚，‘十’字底部为尖状，插入地中

便于存放。 ”因此有人认为，“今河北邢台、河南安

阳一带为‘覃’的‘西’部，今新乡、焦作、沁阳、济源

一线为 ‘覃 ’的 ‘曰 ’部 ，在今温县与孟州一带为

‘覃’的‘十’部。 呈倒‘

V

’字形状的黄河极像一位张

开双臂的母亲紧紧地把这块土地搂在怀里， 古人

便形象地把这块土地称做覃怀。 ”这种说法，是明

显地将汉河内郡的地域概念强加给覃怀， 过于牵

强，因而也难成立。

既然以上诸说都不成立，那么，“覃怀”之“覃”

究竟为何意呢？ 为什么要在“怀”前冠以“覃”字呢？

这仍与大禹治水有关。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对大

禹治理黄河有

这样的记载：“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

下砥柱。 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 于是，禹以为河

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 乃厮二

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

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 ”这是对《禹贡·河

水》的详解，其重点则在 “至于大伾……北载之高

地”一段：黄河一路由西向东到达大伾山。 在这里，

大禹察看河势，发现河水从（西面）高处而来，东为

大伾所阻，水势湍急强悍，洪水在地势低洼的平原

上肆意泛滥、难以控制，无法形成正常的河道，几

次治理尝试都告失败。 于是大禹在大伾山之狭窄

处，即郑玄所谓“地喉（肱）”的地方，开挖两条引水

渠，使河水东北流，水流始畅，北上大陆，从而完成

了他在这里治理洪水的伟大功绩。 在大禹之后，经

过两千多年的岁月变迁， 黄土质的大伾山到三国

时已消失无踪，其原因正如赵炜《黄河中下游分界

区域河道变迁考论》所认为： “右岸山体的弥灭，则

是人工凿渠通漕和河水淘蚀双重作用的结果”，和

王法星的“黄河腰斩大伾山”论点不谋而合。

需要说明的是， 东汉以后由于大伾山和 “二

渠”已无迹可寻，特别是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关

于“大伾山”错误注疏（即《汉书音义》：有臣瓒者，

以为“修武、武德无此山也。 成皋县山，又不一成，

今黎阳县山临河。 岂不是大岯乎？ ”瓒言当然）的影

响， 几乎以后的史学家都认为大伾山就是浚县的

大伾山。 以此为根据，对“二渠”的注疏也多从浚县

大伾山。 《集解汉书音义》说：“其一出贝丘西南二

折者也，其一则漯川。 ”清代人胡渭的《禹贡锥指》

也注曰：“其一为洛川，自黎阳（今浚县）大伾山南，

东北流至千乘（山东高花县北）入海。 其二为贝丘，

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为宿胥口。 ”实际上，这些古

人的说法，都是以浚县大伾山作为禹时“大伾山”

为前提的，看似有据，实则臆猜。 试想，茫茫大伾随

黄河的冲涮尚已不见踪影， 何况规模要小得多的

“二渠”呢？ 禹时黄河沿大伾山西侧而流，若今浚县

大伾为禹时大伾， 则浚县大伾山西应为禹时黄河

故道。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地理

学家史念海教授对浚县大伾山进行了详细的考

察，在他的《河南省浚县大伾山西部古河道考》一

文中写道：“可以肯定的说，在古代，至少在春秋战

国时期，大伾山西是不会有过黄河河道的。 ”也就

是说，在春秋战国以前，浚县大伾山以西根本不曾

有过黄河河道；当然，在此之后，就更没有黄河流

过。 孰是孰非，可谓一目了然。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史记》所说的“大伾……

厮二渠”一事，就是《禹贡》“覃怀厎绩”的全过程。

“覃”字的意思为它的动词义项 ，即 “深 、蔓延 、延

伸、延伸到”的意思，所谓“覃怀”，就是大禹“在怀

地挖渠疏洪”。 晋郭璞《尔雅注疏》云：“流，覃也。

覃，延也。 ”并进一步解释说“转相解也。 皆谓蔓延

相被及，水之流必相延及。 ”与我们关于“覃怀”的

释义完全一致。

因此，“覃怀厎绩” 的含意就是：“大禹在 ‘怀’

这个地方，开挖水渠，延伸河道，将被大伾山挡住

的黄河洪水疏泄出去 ， 取得治理洪水的巨大功

绩！ ”“怀”是承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平台， 后人

将“怀”地又称“覃怀”，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四、覃怀地域混淆的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史学家在内，说

覃怀即怀州、 怀庆府？ 沁阳人认为沁阳 “夏称覃

怀 ”，于古有 “覃怀书院 ”，于今有 “覃怀街道办事

处”、“覃怀路”？ 这主要与这一区域历代的政治中

心变迁有关。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三月，汉王刘邦

自临晋渡黄河，攻下河内，俘虏殷王司马卬，设置

河内郡，其域西至济源，东北过新乡达安阳，呈新

月形，长达五百余里，领十八城（县），以怀县为郡

治。 《史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

国各数百千岁。 ”《后汉书》：“河内带河为固，户口

殷实，北通上党，南通洛阳。 ”由于河内重要的地理

位置，汉朝曾在河内郡治怀县设置工官，东汉时置

建怀宫，光武帝曾数次驾幸，汉章帝曾巡视河内，

并亲耕于怀，在怀宫颁布诏书，要求禁逢迎，务省

约，所过沿线不得砍伐庄稼等。

以此为开端， “怀县”的古称“覃怀”开始作为

河内郡的代称。 这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犹如今

之指一国政府多用首都名来代称，如中国则说“北

京”，美国则说“华盛顿”等等，其理相同。

西晋泰始二年（

266

年），郡治曾由怀县迁至野

王县。 但因“八王之乱”，十六国烽起，到永嘉二年

（

308

年），河内太守裴整又将郡治迁到怀县，建兴

二年（

314

年），前赵刘曜攻破怀县城。 东晋元帝司

马睿大兴二年（

319

年），后赵石勒复以怀县为河内

郡治。 其后河内郡又落入前燕之手， 郡治再迁野

王，之后又为魏所有。 当时南朝的宋国虽然不实际

拥有河内郡， 但仍在司州下侨置河内郡， 寄治河

南，领温、野王、轵、河阳、

沁水、山阳、怀、平皋、朝歌十县。 直到北魏天

安二年（即公元

467

年），将河内郡改置为怀州，仍

治野王（隋改河内县）。

改河内郡名为怀州，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

区别对立的政权；二是建置区划的需要。 南北朝至

唐初，怀州时废时置，治所也曾有变化，且领县不

一。 这一时期河内郡同样也是时废时置，州与郡之

置废、分统杂糅相错。 唐以后，怀州（治河内）所辖

区域基本稳定，经宋、金时期，至元朝为怀孟路，后

改怀庆路，明清为怀庆府。 但无论名称怎样变化，

始终不脱一“怀”字，其主要原因是它们均由河内

郡演变而来，而河内郡治怀县古称“覃怀”，历史悠

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认同感。

隋朝之所以设置 “武陟县 ”，而不用原来 “怀

县”之名，其原因也应该是“怀”字已被州名所用，

为避免混淆之故。 但同时，作为州（府）治的野王县

却改称河内县，使用了原郡名“河内”，导致此间既

有怀县、怀州“怀”字之讹，也有河内郡、河内县“河

内”之讹。 这些名称的颠来倒去，不仅极易让人产

生误解，而且也更加使人难以分辨。 从唐代以后，

由于文人墨客特有的浪漫气质， 以及对地理历史

细节的模糊，开始在作品中广泛将怀州称覃怀，如

唐朝诗人岑参 《送怀州吴别驾》：“……驿路通函

谷，州城接太行。 覃怀人总喜，别驾得王祥。 ”方干

《怀州客舍》：“误饮覃怀酒，谁知滞去程。 朝昏太行

色，坐卧沁河声……”等，对“怀州即覃怀”这一错

误概念的形成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进而模

糊了“覃怀”原来特定的地域概念。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理出覃怀、河内郡、野

王县这三者各自的逻辑关系，即：

一、覃怀

→

“怀”

→

怀县、武德县（秦置）

→

武陟

县

二、 河内郡

→

怀州

→

怀孟路

→

怀庆路

→

怀庆

府

→

焦作市

三、野王县

→

河内县

→

沁阳县

→

沁阳市

在今后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就可以对“覃

怀”有一个清楚、权威的解释：

覃怀———即怀、怀县（今武陟）。 覃，挖掘延伸

意。 大禹在怀东部之大伾山开渠疏导洪水，《尚书·

禹贡》“覃怀厎绩”即此。 汉以怀县为河内郡治，因

衍为郡之泛称。 此后历代，伴随河内郡改置怀州及

怀孟路、怀庆路、怀庆府等，皆沿用此泛称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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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

树

在乡下教学的一个春日，我突然发

现途中一段废弃的土墙上长出一株椿

树来。

那是一株细瘦的臭椿树， 因此，当

它的种子在土墙上扎根乃至于长成一

株小小的树苗的时候 ， 没有人关注过

它，更没有人会像对待香椿树那样小心

地为它选择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 ，于

是， 它便只好长在那堵废弃的土墙上，

极力生长着，并将根极力向土墙底下延

伸着……

我想， 可能是在某

个春日， 一颗臭椿树的

种子迷糊间被风吹到土

墙的旮旯里， 就再也动

弹不得。 它想找个适合

生长的地方， 但是很无

奈。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

日子里， 它发现自己居

然可以发芽从而长成一

株小树， 于是它吸足了

雨水， 向润湿的土层深

处扎根， 向阳光的方向

可劲生长……于是它便

成为一株长在土墙上的

椿树。

毕竟土墙有些年头

了，毕竟土墙是废弃的，

我不禁 担 心 椿 树 的 命

运。 脑海里时常会出现

土墙坍塌的场面，那时，

这株小小的椿树一定会

被压在墙下， 或者曝晒

于烈日之下， 那它肯定

会死的。

我想起老家后院的

那株椿树， 听母亲说那

本来是 一 株 野 长 的 树

苗，没人管，居然长成了

一株大树。 于是我常常为它叫屈：哎

!

干

嘛不长在谁家的院子里呢

?

长在这里多

不安全啊，说不定哪日就会有灭顶之灾

啊。 于是，那株小小的椿树就牵扯着我

的心。

“妈妈，看，窗户长树了。 ”

一日，孩子吃惊地指着对面人家的

窗户对我说。可不是么

?

那分明是一棵树

啊，是一棵椿树。 那棵椿树约莫一尺来

高， 细脚伶仃地扎根于窗户的一角，竭

力向着有阳光的方向伸展着。 我呆了，

天呐！ 怎么可以长在这里？

细细搜寻对面房子 ， 我惊奇地发

现，房顶上也长着几株小椿树。 它们几

乎都是凭借着聚积在房顶边缘的些许

尘土 ， 就在某个雨后将根扎下了……

哎！ 可怜的小椿树，你们怎么不看看这

是怎样的环境啊！ 这样的环境，会让你

们生长几日？

于是，再路过土墙 ，看见那株长在

土 墙 上 越 来 越 粗 的 椿

树，我就不再怜悯它，毕

竟， 它要比长在窗台和

房顶的椿树们要幸运的

多。

突然想到， 当初椿

树的母亲向大地释放了

多少的种子呢

?

那些种子

都流落何方呢

?

有几株长

成了椿树呢？ 或许，一些

种子飘到池塘里， 化为

废土；或许，一些种子飘

到坚硬的水泥地面 ，永

远没有扎根的机会

;

或

许， 一些种子飘到土墙

上， 像我途中所见的那

株

;

或许 ，一些种子飘到

了房顶、窗台……

飘到田野或某家院

落的种子或许是最幸运

的种子， 它们很有可能

成长为像我家后院的那

株椿树一样的大树 ，继

续传承树的事业。 那些

丝毫没有发芽机会的椿

树的种子就默默融入大

地。 而那些落在土墙上、

窗台上、 房顶上的种子

呢？ 侥幸身边有一星点

的土，侥幸遇到及时的春雨，于是它们

就不顾一切地长成一株小小的椿树，虽

然不知道会长几日……

居然就感动了———那些种子啊，飘

到哪里不是自己那个决定的， 但是，决

定不顾一切长成一株树却是自己的决

定。 无论如何，长成一株树的梦想在它

不顾一切扎根的时候就放飞了。 毕竟，

无愧自己是一颗种子；毕竟，长成了一

株小树，看见了阳光和蓝天……

诗歌

/

李从喜

我的太阳

万物生长靠太阳

太阳的光辉温暖我身心

陪伴我成长

感谢灿烂的阳光

让世界如此美丽丰富多彩

父母是我的太阳

把我生育培养

父母无私博大的爱

温暖滋润着我茁壮成长

感恩父母

为我付出太多的汗水心血

老师是我的太阳

教我读书写字做人

老师诲人不倦呕心沥血

象辛勤的园丁把我象花朵一样培养

感恩老师

为我播撒雨露阳光

朋友是我的太阳

友情就是阳光

给我帮助温暖力量

友谊把我们凝聚地久天长

感恩朋友

让我们象亲生兄弟姐妹一样亲切

工作是我的太阳

让我心有所属劳动创作

工作创造了社会价值实现了个人价值

工作着是美丽的幸福的

感谢工作

给我带来激情快乐

祖国是我的太阳

祖国就像妈妈一样亲像家庭一样温暖像黄河泰山一样壮丽

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辉煌的历程美好的未来

让我自豪骄傲催我奋进自强不息

感恩祖国

让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复兴走向辉煌

共产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一代代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继往开来

让备受欺凌的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给全世界带来光明、力

量和机遇

感恩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指航向


